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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平
 

收拾好行囊，早早躺下。刘保泰却久久不能入

睡。此次外出执行，末了一站是河南济源，距老家山

西黎川很近，应该能顺便到乡下看望一下父母。

刘保泰大学毕业后到邢台法院上班，娶妻生子，

转眼已经十多年了，其间回老家寥寥可数，已经近

两年没有回去了。父亲已到古稀之年，身体欠佳，

家中里里外外靠母亲操劳，他们天天盼着刘保泰

回家。

第二天一早，刘保泰和一名法警匆匆出门，淄

博、安庆、阜阳、新野、济源，一路马不停蹄、日夜兼

程。每到一处，便开始查询、冻结、查封，从早忙到晚。

转眼6天过去了。在济源执行完任务，已是晚上8点多

钟，简单吃了点饭，到旅馆住下。

虽然觉得身心有些疲惫，但一想起明天就可以

回到久别的家乡，刘保泰心里还是很高兴。他打听过

了，从济源到黎川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给父母带的一

包浆水核桃，已经跟随他颠簸了多日。

他给家里通了电话，母亲一听他明早就回去，不

禁喜出望外。

接下来，刘保泰一连接了几个电话，是几个当事

人和法院领导打来的。到了腊月，当事人非常急切，

都想把钱拿到手，高兴地回家与妻儿、父母团聚。这

段时间，是法院执行最忙碌的时候，大量的案件需要

结案，而人手紧缺，执行法官都在加班加点，有的病

了也舍不得休息。

刘保泰犹豫了一阵，最后下定了决心。他拿起手

机拨通了老家的电话。听到刘保泰不能回家的消息，

母亲沉默不语。刘保泰听着听筒里传来轻微的喘息

声，心里很不是滋味。

许久，母亲才轻声说：孩儿！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在单位给同事处好关系，好好干，注意身体，这次回

不来不要紧，等以后有了时间再说。

刘保泰清晰地听到，母亲说话时声音在颤抖。打

完电话，他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第二天早起，他们离开旅馆时，有一只云雀，在

院里的树上喳喳叫了几声，然后展翅向东北方向飞

走了。刘保泰望着远去的云雀，心里说，云雀云雀，请

把我的祝福带去吧！带给年老的父母。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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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德龙

六一儿童节前，带着儿子

跑到超市选了一把玩具机关

枪，带奥特曼声音效果的那种。

看他开心的样子，我想起了小

时候父亲给我做的小手枪。

那时候我在上小学，当时

流行打火柴的小手枪：木板上

面排列着带小眼的铁链，把火

柴倒插在最前端，扣动扳机就

能听见一声响。很多同学都想

借一把玩，当时我是班长，心里

想怎 样 才 能得到一 支 小手

枪呢？

晚上吃饭时，父亲看出我

有心事，在听清了缘由后，也没

有说话。第二天晚上，我看见父

亲找来一个木块，用锯条一点

一点锯成了三角形，他面前放

着自行车的链子拆成的小铁

链，还有粗细不均的铁条。父亲

蹲在那里把铁链固定在了成型

的小木块上，又把铁条的一端

扳成了十字结，穿进铁链的小

孔里，然后他在废旧的自行车内轮胎上剪了一个

环形的小皮带套在了铁条的十字结上。

煤油灯下，我也蹲在那里兴奋地看着父亲一

点一点地把一个小手枪做得像模像样，父亲反复

调整：要么扳机松了，要么铁链歪了。农村的深夜

是那么的寂静，耳边传来声响，空气中顿时弥漫着

火柴被点燃时特有的气味。我看着父亲，觉得灯光

下的身躯是那么的伟岸。父亲把小手枪递给我，说

了句：“好好干才能干成！”

年幼的我只是模模糊糊记住了这句话，父亲

说的“好好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父亲早年在范县电机厂工作，当时有一个名

额可以安排家属到范县服装厂，他让给了工友，母

亲从此就呆在了孟楼老家。由于父亲工作勤恳，筹

建范县炼油厂时，又把他抽了过去，为了争取建厂

物资，父亲在北京整整呆了3个多月。临近春节，父

亲让其他人回家过年，自己在北京坚守。当时我刚

出生，发电报让他起名字，那年恰逢龙年，武氏家

谱排到“德”字辈，父亲回话说就叫“武德龙”吧。

炼油厂建成后，父亲又被调到了离家30多里

远坐落在乡镇的范县化肥厂，也就是后来归濮阳

市石化局直管的市第三石油化工厂，并在那里退

休。退休的时候父亲带回家的是两个装满书的

木箱。

每当家庭困难需要帮助时，亲友们都很惋惜

当时让出那个进城的机会，让外人不理解的是，干

了这么多年工作，曾管过多年物资的父亲，直到退

休家庭还是如此清苦。父亲总是对年幼的我们说，

“好好干不就行了吗”。

“好好干就行了”，这句话让我对生活和学习

从模糊走向了清晰，他像是一道考题，其实本身就

是一个答案。

1997年，我警校毕业面临分配，按籍贯和考生

来源应该回到老家的乡派出所工作。很多同学为

了留在城市，费了很大周折也未能如愿，而我正在

农村老家地里干活时，接到了去市公安局工作的

通知。因为当年的分配政策是：只要父母一方在市

属单位工作的，就分配到市里。

为我送行的时候，全家人都沉默了。不过，

我想，没能带着孩子随父亲进城的母亲，应该在

心里释怀了那个遗憾；家人们也应该理解了父

亲像一块砖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无怨无悔

的那份坚持。我更多地想起了父亲这些年不为

人知的寂寞。当天晚上父亲打开了一瓶泰山特

曲酒，我们俩面对面坐着，我给他满满斟了一

杯，双手为他端起来，他一口喝下，说：“一定要

好好干啊！”

“好好干”这个朴素的想法让我在工作和生活

中充实又快乐，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为我和我的警察战友们明确了职

责，指明了方向。

5月18日，刚刚履新的濮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王延青明确表态：要做一个让党委政府放心、让

老百姓拥戴、让民警信赖的公安局长，并将在全

市公安机关叫响“劳动者光荣，奉献者最美”，真

正让吃苦的人吃香，实干的人实惠！

坐在会场的我，眼前浮现出父亲在灯光下为

我制作小手枪时的场景，那一举一动穿越岁月的

云烟扑面而来，我也瞬间明白了父亲说的“好好

干”那句话的深刻含义和良苦用心：当学生就要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工人就要勤勤恳恳努力

做工，而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当然就意味着责任

和奉献！

（作者单位：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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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宏林

虽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时常想起老家的两棵梨树。

年少时，我家是三间土墙瓦屋，墙壁上布满了的墙眼，是土蜂们的居所。夏天的时

候，我常在墙眼里掏土蜂，装进一只洗净的墨水瓶，逗着玩。年久了，墙壁上裂开一道道

缝。到了冬天，凛冽的寒风从墙缝里钻进来，父亲用稻草塞进墙缝，这才勉强抵御住了

寒风的侵袭。

老屋后种了两棵梨树，一大一小，大的正对着堂屋，小的位于西北角，靠近一条逼

仄的巷子。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俩，我管男的叫大阿太，女的叫小阿太。大阿太患

有气管炎，整天咳咳巴巴的，一到夏天就喘不过气来。据说，他的老毛病是年轻时在防

汛抗洪中落下的。他有两样嗜好：烟和酒。后来，实在咳得不行，他只好戒了烟，唯独酒

没有戒掉。小时候，我常从梨树下经过，上阿太家玩耍，有时替大阿太买酒，剩下的零钱

往往就归我了。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春天和夏天，大概与梨树也有一定的关系吧！春天，梨树开

花了，蜜蜂、蝴蝶在花丛中飞舞，我的心情也莫名地愉悦起来。晨读的时候，我挪

条板凳坐在梨树下，浑身浸透在花香中，似乎连书本也溢出了清香。而我最不愿

意看到的，就是风雨过后的凄美景象，如雪的梨花漫天飞舞，一夜之间化作了

尘埃。

不久，一颗颗青涩的果子从浓密的树叶里露出来。一有空，我就到梨树底下转悠，

盼着青果子快点长大，可它们仍是一副老样子。一晃就到了夏天，果子在不知不觉中长

大，再也隐藏不住它们的身子，一个个圆溜溜的，大如拳头。只是样子不太好看，上面麻

麻点点的，十分粗糙。梨子成熟时，我常爬到树上摘，够不着的时候，就举起竹竿敲。我

家的梨子汁水多，特别甜。见邻家的孩子来了，母亲就多敲几个下来，让他们也解解馋。

下地干活的汉子，有意绕道我家的巷子，举起除草用的“竹乌子”敲下几个梨，一边走，

一边啃着。

梨子吃多了，也还是那个味。后来，我姐姐学着做梨子罐头。她将梨子切成一瓣瓣，

放进罐头瓶里，灌满凉开水，放入白糖，封紧盖子，不出半个月就可以食用，又脆又甜，

跟买来的罐头并无两样。

秋风起的时候，树叶纷纷落下，那些幸存的梨子再也藏不住了，成了我们最后的

美味。

秋冬季节，父亲在梨树底下刨个坑，倒进去一筐油饼，来年的梨子结得又大又甜。

说起这两棵梨树，应该有些年头了，我不知是谁种下的，或许是奶奶，或许是父亲。

当初，他们种下了梨树，不仅为老屋增添了一道风景，还饱含着一种深深的爱。老屋翻

了一次又一次，父亲始终没舍得动梨树。直到最后盖起了4间平房，宅基地实在不够用，

不得已才将它们锯掉，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

多年后，与梨树一同消失的，有隔壁的大阿太、小阿太，也有我的奶奶和父亲。曾

经，在梨花盛开的春天，他们在梨树下驻足仰视，脸上的笑容像梨花一样灿烂。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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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竞

我生长在火锅的故乡

重庆，春夏秋冬、大街小巷、

老老少少，都有沸腾的火锅

带来的勃勃生机。小时候楼

下便是一家火锅店，生意很

是红火，根据热空气上升的

原理，总是余味绕梁三日

不绝。

吃火锅是件有讲究的

事。首先得有好的锅底，好

的锅底就像一个有内涵的人相处越久越有趣

味，好的锅底不易浑浊，不然再美味的食材也

淹没其中。其次食材下锅的顺序也小有讲究，

土豆和粉条最后下锅，因为容易混汤。鸭肠和

毛肚要夹着烫熟，因为容易变老到咬不动。

吃火锅是件有包容感的事。一开始的口

味是单一的，但随着食材的丰富，实际会有不

同的风味，牛肉、午餐肉、脑花、鸭肠、鱼片、鹌

鹑蛋、百叶、苕皮、黄喉、木耳、豆皮、白菜、蘑

菇、金针菇、贡菜汇聚一锅，各有滋味相互融

合，加之辣椒、花椒等调料味道的完全释放，

身心愉悦。

吃火锅是件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事。火锅

的沸腾，热气和白烟不断冒出，想找寻到自己

想吃的食物得穿过重重障碍，所谓稳准狠就是

这样。当然有时候也会因为看不清拿到了自己

不想吃的东西。

吃火锅是件有集体感的事。当拿到了自

己不想吃的东西以后，也不好再退回锅里，不

然实在搞笑也不卫生，只能咬咬牙吃下去得

了，哪里有过不去的坎呢。

吃火锅是件敢爱敢恨的事，常常见人吃得

鼻涕眼泪一大把，嘴里胃里如火烧，但还是停

不下嘴。也有人问是不是只有冬天适合吃火

锅，夏天上火。但其实重庆人吃火锅是不分季

节的，夏天在路边在街头也吃得热火朝天，没

有那么多畏畏缩缩。

但也有人表达过对火锅的疑问，有人曾

与我说不喜欢吃火锅的原因是一锅里面乱七

八糟，每一个食材失去的自己的滋味。对也不

对。就像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个人在集体中会

感染这个集体的氛围，但个体的个性始终会

被保持也应该被保持。火锅里的每种食物吃

起来始终有不同的口感和味道，这是火锅吸

引我的地方，也是一个优秀集体应该具备的

品质，类似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意味，

每颗星星虽然都在发光，但光的强弱和光泽

度一定是不同的。

其实火锅的很多规律，也适用于我们的

工作和生活。首先要成为一个好的锅底才可

以容纳百川，要不断充实自己，如锅底一般让

自己丰富起来，才可以得心应手地处理每一

个食材，以及工作中的每一个案子、生活中的

每一个难题。处理每一个问题如同不同食材

的放入和进食，要有时间和顺序，优先处理重

要且急迫的事情，并且注意时机和方法。一大

堆食材看似无序放入锅中，等待沸腾，等待被

吃，但其实是井井有条的。条理不在于食物的

位置，而在于吃的人对它们的心中有数和运筹

帷幄。不同时段放入不同食材，经过不同的等

待时间顺利入口，就是说不同的事务在不同的

时间进入我们的视野得到我们不同程度的关

注，运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不同结果的处

理。良好的细节衔接顺畅的环节，最终吃到了

美好的食物，也拥有了从容的人生。

所以大抵上，吃火锅的人生是智慧且快

乐的。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钱塘湖春行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铁路公安处 白文良

记
忆
中
的
乡
愁

□ 余孝安

故乡的春天是从深冬开始的，乡亲们常常用谚语丈

量春天的脚步，“一九二九怀冬插手，三九四九冻死老

狗，五九六九河岸看柳……”老实说乡亲没什么闲情逸

致看那一年一度再次焕发青春的柳枝儿，含苞待放的桃

花梨花儿，他们心中憧憬的是自己创作的春天。

五九六九他们已开始整修锄头、犁耙……男人在

锄叶和锄把结合部加上木楔，狠狠在坚硬的石头上撞

击几下，一把牢固的锄头就修整完了。修整犁铧就不那

么容易了，得请个木匠，用上半天的时间，更换构件，修

整后还得试一试，看是否活泛才算结束。接着几天，就

渐渐等待谷雨了。

说来也奇了，谷雨一到，冬天久违的雨淅淅沥沥从

东西南北的天空不断地飞来，树上的鸟儿不停地唱着

小曲飞来戏去，像早知道春天来了。几场春雨后，干枯的

树枝抽出了依稀的鹅芽儿，春风摇拽，沁人心脾。不几

日，巴茅草也欢快地冒出嫩嫩的叶片，惹得水牛垂涎欲

滴。真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春天真的到了，父老乡亲播撒汗水和希望的时节

到了。

在故乡抓到春天的气息不算本事，那每一个季节都

在日历上刻着的，一目了然，故乡人真正的本事在耕田

弄土的功夫上，制作春天的技能上。选种育苗是开场秀。

别看我那些老乡识文断字不多，但选种的活儿却耍得溜

溜熟，还在秋天，他们就盯上哪一弯稻谷颗粒饱满，没有

虫子，并计上心来，收割时就将那里打下的稻谷晒个四

五遍扬它个五六回，再专门用个柜子收藏好待到来年开

春用。谷雨一到将这些颗粒饱满的谷种装在木桶里，用

淡淡的盐水浸泡，几个时辰后逼去盐水，再用干净的温

水浸泡，不几日谷种生出嫩芽来静后播出。

播撒谷种颇是讲究，得弄出一块玻板一样平整的

“秧田”。选作的秧田也很考究，除土质肥沃，水源充足

外，还要进行一番精耕细作。先是翻犁耙压两遍，把泥土

捣个稀烂，后慢慢用扁担刮成一个平度，再拉上绳索比

一比，划割成大致相等的条块，蓄上四五寸深的水静候

几日，待水清见底，才小心翼翼将谷芽均匀地撒上去，施

上肥料，隔三差五查看秧苗长势，因势利导调整田中水

的深浅，施肥进度。在这样的精心呵护下，金灿灿的阳光

催着秧苗一天天疯长，不到一月秧苗长成一片绿油油的

“草坪”，每遇星光闪烁，皓月当空的夜晚，“草坪”上空萤

飞光耀，“草坪”下蛙作鼓音，好一幅月下春色，巴山

晚唱！

剩下的春日掐指一算已不多了，乡亲们开始争分夺

秒将秧苗移栽到一坡坡一湾湾稻田里去。男人们一字排

开，每人管四五行秧苗插栽，个个你追我赶，互不相让，

像竞跑的运动员，看谁能最先到达终点。其实他们哪里有

终点呢！一年一度，祖祖辈辈都在不断地创新春天，栽播希

望，收获未来。女人孩子这个时候也没有闲着，运送秧苗，

割草侍牛，烧火做饭，到处都是她们的身影，到处都是她

们的合唱，到处都是协奏，创作绘制春天也是他们的！

在侍秧栽苗的间隙里，父老乡亲们见缝插针挖地，

松土，打窝，播下了玉米、高粱、绿豆、花生……栽秧的时

日有的已破土抽芽，有的带红泛绿，有的含苞待放，它们

与稻田的秧苗遥相呼应，与田边地角、林中的桃花李花、

刺梅、兰草交相辉映，相互衬托，相得益彰，春天里故乡

人完成了故土上的百花争春，图龙走笔，这里虽说是巴

渝东北的凉磉磴下，不是江南，可胜似江南。

(作者单位：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故土上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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